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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诸语言 ( Уральские языки) 是一个在发生学

上有联系的庞大语言联合体，包括两个语系———芬兰―

乌戈尔语系和萨莫迪( 旧称萨莫耶德) 语系( 一些学者视

其为乌拉尔诸语言发生学共同体中的一个语族) 。在语

言学文献中，“乌拉尔诸语言”这一名称出现的时间相对

较晚。E． N． 塞泰莱在《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和萨莫迪诸

语言的亲属关系问题》( 1915) 一文中证明，曾经被认为是

非亲属语言的芬兰―乌戈尔语和萨莫迪语之间存在着亲

属关系。人们还发现，两者的词根、语法构形成分系统和

音素的规律性对应成分具有相似性。于是，人们曾得出

结论: 芬兰―乌戈尔诸语言和萨莫迪诸语言起源于同一

祖语，或可称为乌拉尔基础语。然而，“乌拉尔诸语言”这

一新名称的出现实际上并没有使对芬兰―乌戈尔诸语言

进行各自单独研究和描写的可能性丧失，“芬兰―乌戈尔

学”作为研究芬兰―乌戈尔诸语言的语言学部门名称，依

然继续与内涵更广的术语“乌拉尔学”并存。
乌拉尔诸语言从北到南分布区域相当广阔: 从挪威

北部到泰梅尔半岛，南抵南斯拉夫、匈牙利和莫尔多瓦共

和国北部疆域。芬兰―乌戈尔各民族的一些零星居住点

还分布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地区。地名

和水体名称表明，芬兰―乌戈尔和萨莫迪各民族过去居

住的地域更加宽广。卡累利阿人生活在北德维纳河以东

地区，科米人生活在北德维纳河地区，对维普斯人过去在

梅津河流域的居住遗迹已研究得非常清楚。莫尔多瓦人

从前生活于现在的高尔基州、梁赞州和奔萨州的大片区

域，曼西人( 沃古尔人) 的祖先曾居住于伯朝拉河流域以

及维切格达河地区。萨莫迪诸民族曾在萨彦岭居住。
乌拉尔各民族的发祥地在哪，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公元前第五千年到公元前第三千年，

乌拉尔人的发祥地在西西伯利亚北部，位于鄂毕河下游

与乌拉尔山脉之间。那时这一地域的特点是气候条件适

宜。乌拉尔语言共同体解体之后，芬兰―乌戈尔一支向

西迁移，约公元前第三千年时，该支的分布区域为伯朝拉

河、卡马河流域和乌拉尔以西地区。根据 P． 哈伊杜的观

点，芬兰―乌戈尔人的发源地位于乌拉尔人发源地的南

部和西部( 乌拉尔山脉以西) 地区。关于现有古代芬兰―

乌戈尔诸语言共同体的分类问题存在许多争议，例如，认

为存在芬兰―彼尔姆诸语言共同体的推测是错误的，对

古代曾存在芬兰―伏尔加语言共同体假设的证明也尚不

充分。
现代芬兰―乌戈尔诸语言的谱系分类中明确下列语

族: ( 1) 波罗的―芬兰语族———芬兰语、伊若尔语、卡累利

阿语和维普斯语，它们构成北部语支; 爱沙尼亚语、沃德

语和利夫语，它们构成南部语支; ( 2 ) 伏尔加语族———马

里语( 包括草地、东部、西北部和山区等地域方言) 和莫尔

多瓦诸语言 ( 埃尔齐亚语和莫克沙语 ) ; ( 3 ) 彼 尔 姆 语

族———乌德穆尔特语、科米—济梁语和科米—彼尔米亚

克语( 或译科米—彼尔姆语) ; ( 4 ) 乌戈尔语族———汉提

语、曼西语以及匈牙利语; ( 5) 萨阿米语族———萨阿米语，

分为两种地域方言( 西部方言和东部方言) 。
有些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认为现今已经消亡的梅里

亚语、穆罗姆语和梅谢拉语也属于芬兰―乌戈尔诸语言。
萨莫迪诸语言传统上区分为两个语族或语支: 北部

语族或语支———涅涅茨语、恩加纳桑语和埃涅茨语; 南部

语族或语支———塞尔库普语和卡马辛语 ( 不久前消亡) 。
有些研究者认为，南部语族的各个语言都是乌拉尔诸语

言的独立语族。卡马辛语是目前已消亡的萨彦―萨莫迪

次语支的语言之一，后者还包括科伊巴尔语、马托里语

( 莫托尔语) 、索约特语和泰加语。关于这些语言和民族

的存在，人们是从 18 世纪、部分从 19 世纪的记事文献中

获知的。萨彦―萨莫迪诸语言之所以消亡，是由于它们

的使用者改用各种突厥语言或俄语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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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 11＆ZD131) 的阶段性成果。



在类型学方面，乌拉尔诸语言之间极不相同，以致难

以提出某种统一的乌拉尔语言类型。乌拉尔原始语在这

方面或有比较相同的特点。乌拉尔诸语言分散在辽阔的

地域，互相长期隔离，又受到其他各民族语言某种程度的

影响，这些因素是它们在不同语言层面上产生巨大类型

学差异的原因。彼尔姆诸语言、鄂毕―乌戈尔诸语言、莫
尔多瓦诸语言和马里诸语言属黏着语，波罗的海沿岸―

芬兰诸语言和萨莫迪诸语言则具有明显的屈折成分。
辅音音位的数量在标准彼尔姆诸语言中达到 26 个，

而在芬兰语中仅有 13 个。芬兰语的辅音音位数量因各

种原因较之乌拉尔原始语减少许多。乌拉尔诸语言的重

音性质各有特点。一些语言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

( 如在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中) ; 另一些语言的重

音位置不固定( 如马里语草地方言、涅涅茨语和科米―彼

尔米亚克语( 科米―彼尔姆语) ) ; 在乌德穆尔特语中，除

少数例外情况，重音都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有些

乌拉尔语保留着元音和谐( 如芬兰语; 在彼尔姆诸语言和

马里语草地方言中，元音和谐完全消失) 。
匈牙利语有二十多个格，而汉提语的鄂毕河中游地

域方言则仅有 3 个。在许多乌拉尔语中，否定是由否定

动词的形式来表达的，但在爱沙尼亚语和乌戈尔语中，这

一现象消失了。除拥有 3 元的过去时系统( 简单过去时、
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的语言外，还可见到只有一种过去

时的语言和方言。甚至类型学上相同的特征常常也可能

有不同的起源，如萨莫迪诸语言、鄂毕―乌戈尔诸语言和

莫尔多瓦诸语言中的客体变位形式。
乌拉尔诸语言句法领域的差异十分明显。波罗的海

沿岸―芬兰诸语言、萨阿米语和莫尔多瓦诸语言的句法

和印欧诸语言相似，而萨莫迪诸语言和鄂毕―乌戈尔诸

语言的句法( 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乌德穆尔特语和马里语)

则可称之为突厥―蒙古语类型的句法。
有些乌拉尔语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其他民族

语言的影响，这些民族语言在它们的词汇中留下明显的

痕迹，多多少少也对它们的语法结构造成影响。
乌拉尔诸语言没有古文字遗存。学术界拥有个别一

些语言的时间相对晚期的文字遗存。匈牙利语最早的一

份古文献约产生于公元 1200 年，诺夫哥罗德出土的桦树

皮文献用卡累利阿语书写有两段简短文字，产生时间确

定为 13 世纪初，首批古科米语文字遗存书写于 14 世纪，

最古老的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文献可追溯至 16 世纪，其

他芬兰―乌戈尔民族的书面文献产生于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现代乌拉尔各民族的文字发展状况很不均衡。
具有悠久文字传统的语言( 匈牙利语、芬兰语和爱沙尼亚

语) 和语言文字发展程度较差的语言 ( 涅涅茨语、汉提语

和曼西语) ，没有文字或正在制订文字的语言( 沃德语、维
普斯语等) 并存。

( 译者: 惠秀梅; 审校: 许高渝、张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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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外语学刊》( 2012 年第四期) 刊发的文章“存在于形而上学中的隐喻”( 作者: 梁玉 李靖) 是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理工类大学外语教育人文主义转向策略研究”( 10YJC740062) 的

阶段性成果。特此说明。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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